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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恩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：自尊的中介效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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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摘要：目的：探讨感恩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，以及自尊在其中的中介作用。方法：采用感恩量

表、主观幸福感量表和自尊量表对某高校398名大一学生进行问卷调查。结果：（1）感恩和自尊、主

观幸福感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（r=0.311，0.308；p<0.01），自尊和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

(r=0.501，p<0.01);（2）感恩不仅可以直接预测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，还可以通过自尊的中介作用间接

预测主观幸福感。结论：自尊在感恩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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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Abstract:: Objective: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gratitude on college students’ subjective well-being and the mev 

diating effect of self-esteem between them. Methods: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administered to 398 freshmen at a 

particular university. The instruments used included the Gratitude Scale, the Subjective Well-being Scale, and the Self-

esteem Scale. Results: (1)There we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gratitude and self-esteem, as well as 

between gratitude and subjective well-being (r=0.311, 0.308; p<0.01). Additionally,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

was found between self-esteem and subjective well-being (r=0.501, p<0.01); (2) Gratitude could not only directly 

predict college students’ subjective well-being but also indirectly predict it via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-esteem. 

Conclusion: Self-esteem serves as a partial mediator between gratitude and subjective well-being.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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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引言
感恩被定义为“更广泛的生活取向的一部分，

即注意和欣赏世界上的积极因素”[1]。在某种程度

上，感恩是一种在人们接受被视为昂贵、有价值和

无私的援助后产生的情感[2]；感恩的感觉是我们最

常体验的积极情绪之一，让我们感受到开心、坚持

和快乐[3]。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

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[4]，一些学者在积极探

讨感恩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，比如，丁凤琴发现感

恩与主观幸福感、生活满意度、积极情感均显著正

相关，感恩的个体主观幸福感更强[5]。李兆良等通

过对117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，大学生外

显感恩与内隐感恩相关不显著，外显感恩对大学生

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[6]。Zhang 等通过研究发

现，一般感恩和情感感恩在横断面水平上均积极预

测主观幸福感[7]。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：感恩能

够积极预测主观幸福感。 
自尊是一个人对自己价值的综合评价，它被

广泛认为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特征，由动机和认知成

分组成[8]，有研究表明，感恩与领悟社会支持、

自尊、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[9]；感恩和自尊在

正义世界信念和网络利他行为之间存在多重中介作

用，感恩能够正向预测自尊[10]。还有一些研究显

示了自尊对主观幸福感存在影响，比如，马文燕等

发现领悟社会支持、自尊和心理韧性对主观幸福感

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[11]；韩国职前幼儿教师

们的幸福、自尊和感恩倾向的总分之间存在显著的

正相关关系，对幸福的预测最大的自变量是自尊，

其次是感恩性格[12]。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：自尊

在感恩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。

2  对象与方法
2.1  对象

采取随机整群抽样法，在四川某高校大一学生

中进行了问卷调查，为了方便数据分析和处理，本

研究主要通过线上问卷调查的方式，在教室向学生

现场展示问卷二维码，让学生当堂扫描二维码填写

问卷进行问卷调查。参与问卷调查的学生398人，

回收有效问卷387份，有效率97.23%。在387份有效

问卷中，男生233人（60.2%），女生154人（39.8%）；

生源地在城市的1 9 2人（4 9 . 6 %），城镇8 0人
（20.7%），农村115人（29.7%），平均年龄18.18
岁（标准差0.691）。

2.2  方法
2.2.1  感恩量表

本研究采用McCullough等 [13]编制的感恩量表

测评被试的感恩情况。该量表共有6道题目，使用7
级李克特计分方法，从“1=非常不同意”到“7=非
常同意”，总分越高表明被试感恩程度越高。本研

究中，感恩量表的Cronbach’ s α 系数为0.717.

2.2.2  主观幸福感

本研究采用Lyubomirsky和 Lepper [14]编制

的主观幸福感量表测评被试的主观幸福感。该量

表共有4道题目，使用7级李克特计分方法，本研

究中，主观幸福感量表的Cronbach’ s α系数为

0.756。

2.2.3  自尊量表

本研究采用Rosenberg(1965)编制，季益富和

于欣[15]修订的中文版自尊量表测试被试的自尊情

况，该量表由10个条目组成，总分范围是10～40
分，分数越高，表示自尊水平越高。本研究中，自

尊量表的Cronbach’ s α系数为0.905.

2.3  数据处理

本研究采用IBM SPSS 27.0进行数据处理与分

析，包括变量的描述性分析、共同方法偏差检验、

相关分析等。采用Hayes（2013）编制的SPSS宏程

序Process进行中介效应分析。

3  结果 
3.1 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

自我报告法进行数据分析可能导致共同方法偏

差，本研究采取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做共同方法偏

差分析，将感恩、自尊和主观幸福感这3个变量的

所有项目作探索性因子分析，结果表明，特征值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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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1的因子有4个，第一个因子解释的累积变异量为

20.93%，低于40%的标准。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不

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。

3.2  感恩、自尊、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

为了验证自尊是否在感恩和主观幸福感之间

起到中介作用，本研究对这三个变量进行了相关分

析。结果见表1表1：
表1.表1.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

变量 D 1 2 3

1.感恩 30.79 5.50 1

2.自尊 28.14 5.48 0.311** 1

3.主观幸福感 18.39 4.46 0.308** 0.501** 1

注：**p<0.01

从表1可以看出，感恩和自尊、主观幸福感都

存在显著的正相关（r=0.311,p<0.01;r=0.308,p<0.01），

自 尊 和 主 观 幸 福 感 也 存 在 显 著 的 正 相 关

(r=0.501,p<0.01)。 

3.3  自尊在感恩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

以感恩为自变量，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，自

尊为中介变量，性别和生源地为控制变量，采用

Hayes的中介效应检验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
法，引用模型4，抽样5000次后, 检验自尊在感恩和

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。各变量间的回归关系

分析结果如表2表2所示。

表2.表2.变量间的回归关系分析

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系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

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
自尊 感恩 0.361 0.130 19.135*** 0.184 6.421*** 

性别 -0.149 -2.788**

生源地 -0.086 -2.831**

主观幸福感 自尊 0.530 0.281 37.321*** 0.901 9.509***

感恩

性别

生源地

0.215
-0.142
0.018

3.845***

-1.413
0.326

注：***p<0.001，**p<0.01

从表2表2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出，感恩可以正向预

测自尊（β=0.184，p<0.001） ,自尊和感恩可以

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（β = 0 . 9 0 1，p < 0 . 0 0 1；
β = 0 . 2 1 5，p<0.001）。性别可以负向预测自尊

（β=-0.149，p<0.01），生源地可以负向预测自尊

（β=-0.086，p<0.01）。

表3.表3.中介效应分析

效应及路径 效应值 标准误
95%置信区间

下限 上限

直接效应：感恩→

主观幸福感
0.215 0.056 0.105 0.325

间接效应：感恩→

自尊→主观幸福感
0.166 0.032 0.105 0.231

从表3表3可以看出，自尊在感恩和主观幸福感之

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。这个作用通过两条路径进

行：（1）感恩→主观幸福感（效应值=0.215，标准

误=0.056），该路径95%的置信区间为[0.105,0.325]，
没有包括0，说明该效应是显著的；（2）感恩→自

尊→主观幸福感，该路径带来的效应值为0.166，标

准误是0.032，95%的置信区间为[0.105，0.231]，没

有包括0，说明该效应也是显著的。自尊在感恩和

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，该中介效应

见图1图1：

图1.图1.中介效应图

4  讨论
4.1  感恩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

本研究相关分析表明，感恩和主观幸福感存在

显著的正相关关系，且感恩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

正向预测作用，假设1成立。已有研究表明，中学

生感恩与主观幸福感、社会支持、抗挫折能力相关

显著[16]；特质感恩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，

特质感恩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[17]。本研

究发现感恩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，

这与以上研究结果是一致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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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 自尊的中介作用

本研究表明，感恩可以正向预测自尊，自尊

可以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，自尊在感恩和主观幸

福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，假设2成立。有研究

发现，感恩轨迹与中学生抑郁相关，自尊在其中

起中介作用[18];感恩能够显著正向预测自尊及应

对方式[19]；朋友支持、教师支持、自尊和主观幸

福感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，自尊能够显著正向预测

主观幸福感[20]；自尊、主观幸福感和学校满意度

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，自尊能够显著正向预

测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[21]。这些研究与本研究得

出的结论是相符的，感恩可以正向预测自尊，自尊

可以正向显著的预测主观幸福感。

5  结论与不足
本研究旨在探讨感恩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

响，以及自尊在其中的中介作用。通过实证研究发

现，感恩、自尊、主观幸福感两两存在显著的正相

关；感恩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

作用，并能通过自尊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主观幸福

感。因此，可以在大学生群体中进行感恩教育，帮

助提升学生的自尊，进而提升学生的主观幸福感。

同时，本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，如样本来自某

高校大一学生，可能会存在取样单一影响调查结果

的准确性。以后会在不同地区不同学校抽取样本进

行差异性研究，也会开展同一样本在不同年级的追

踪研究，提升结果的普适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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